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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阵营内某些人说，《南国》双周刊(以下简称《南国》)惯于搞所谓“打着红旗反红

旗、打着纳萨尔巴里的旗帜反对纳萨尔巴里的可耻勾当。”——《爱国者》周报一九六九年九

月十八日。也就是说，《南国》变成了反革命了。我们认为，这样的批评是反对革命，完全是

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因为毛泽东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

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

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

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毛泽东说：“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

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现在来说，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

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南国》站在这四个故人方面，还是站在这四

座大山方面呢？大家都知道，《南国》与这四个敌人进行了剧烈的斗争。此外，在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为了开展人民战争，推翻这四座大山正在积极地进行工作。《南

国》在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中不倦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动人民

战争。在农村在为建立游击区和根据地作组织工作。搞这一切工作是为了推翻这四座大山，还

是支持这四座大山呢？我们为了推翻这四座大山正在进行工作，因此，我们是为人民利益进行

工作的。我们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也就是说，我们是毛主义者。因此说我们是反革命的人是

反毛(泽东)的，他们在革命人民中间制造混乱。毛泽东说，谁是反革命？那些支持人民的敌人

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和官僚资本以及为它们效劳的人都是反革命的。

因此，那些把人民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看作唯一的利益的人，那些诚心诚意要推翻四座大山的

人，那些不想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他们任何时候都不会任意地把任何人打成反革命。

《爱国者》周报在一篇文章中说，“革命者庄严地宣誓：‘谁不承认查鲁·马宗达同志领导下

的印共(马列)的革命权威，就与谁没有合作的余地。’”这难道是符合毛泽东思想吗？口头上

说承认中国党的领导，而事实上是反对的。因为中国党说，“毛主席在当时还指出，我们要贯

彻党的阶级路线，坚决依靠贫农，团结其他革命分子，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爱国者》

周报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六日，《北京周报》第六十九期。中国领导说，“团结其他革命分子”，

而印共(马列)的机关报《爱国者》周报不接受毛主席的指示，并用非马克思的语言加以指责。

“他们(指印共[马列一译注)抛弃群众组织的公开活动，投身到建党的工作去。”但是从这种

说法中可以得出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全面的、极端的、片面的。



毛泽东同志说：“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沒有武装斗争

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共

产党人”发刊词》，中文版，第六三〇页。

毛泽东说，即使强调了武裴斗争，但是还必须开展其它形式的斗争。但是《爱国者》周报

片面地反对这种斗争，反对毛泽东思想。关于革命的群众组织，国际领导说，“在毛主席亲自

发动和领导下，我们韶山地区的农民运动，迅猛异常。在中共韶山党支部的具体领导下，农民

协会，妇女联合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相继建立，游行示威、政治集会的队伍浩浩荡荡，

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威风。”——《爱国者》周报十月十六日，《北京周报》第六十九期。国际

领导说明了革命的群众组织的重要性。这种革命群众组织有助于开展人民战争，加强武装斗争；

而印共(马列)片面地反对革命的群众组织，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当然，

在口头上他们也说建立党组织的重要性。但事实上只是建立群众组织——如果认为只是建立群

众组织，党组织自然而然地就会建立起来，这种思想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

义思想。《南国》对这种思想正在进行不懈的斗争。《爱国者》周报也为反对这条路线而进行

斗争，发表了题为《一条危险的路线》的文章。

《爱国者》周报曾经连篇累牍地发表工会选举胜利的消息。但是在反对或纠正过去的错误

路线的斗争中非常缺乏必要的耐心和自我批评，又执行了另一个极端的路线。此外，制造这样

的一种气氛：好象是沒有必要有任何革命群众组织，一切由党组织代替。虽然我们注意到了：

他们在斯里卡库兰和曼蒂尼波尔已经建立了革命的群众组织，但是，我们认为，他们把建立革

命的群众组织看作是十分简单的工作。因此污蔑《南国》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从一九六六年起，

《南国》把建党工作和建立党组织的工作看作是主要的工作。《南国》根据这个思想来进行工

作，并且在谈到迫切需要及时地组织革命的群众组织时一直认为，革命的组织将加强农村的武

装斗争，将组织农村和城市的斗争和人民的运动。因此，《南国》是按照毛(泽东)思想来进行

工作的。

国际领导又说：“印度共产党(马列)的党员和其他印度革命者为实现推翻印度反动统治和

使人民从剝削和压迫中取得完全解放的伟大理想，深入到封建主义压迫严重和阶级斗争尖锐的

一切地方去进行工作。”——《爱国者》周报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北京周报》第四

十四期。中国共产党承认其他印度革命派和印度共产党(与列)同时存在。而印共(马列)的领导

采取非马克思主义的手段，污蔑我们说，《南国》是所谓“政治掮客”(《爱国者》周报一九

六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这种污蔑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其结果,在建

立革命人民的团结方面添设了巨大的阻碍，帮助了阶级敌人。今天必须建立革命群众和革命的



阶级的团结。但是按照《爱国者》周报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谩骂决不能有助于建立这个团

结。而国际领导特别强调这种团结。

说什么《南国》是所谓“大政治家或理论家”(《爱国者》周报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这种指责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同志说：

“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的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

的一切任务是不能完成的。”——《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因此，开展思想和理论的斗争是特别必要的。因为毛泽东同志说，“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

党的一切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毛泽东同志又说：“斯大林的话说得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

象的理论。’当然又是他的话对：‘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 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

毛泽东同志说，“思想和政治斗争”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强调。斯大林同志也把“革命的理

论”看作是指南。伟大的列宁说,“沒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如果《南国》

按照这些伟大导师的指导，正确强调在思想、理论和政治方面的领导工作，那么对它进行污蔑

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呢？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工作呢？因为，国际领导说，“我们

韶山人民和全国人民坚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旦同印度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就会产生强大的物质力量，就会变成威力无穷的精种原子弹。”——《北京周报》第三十八期，

《爱国者》周报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六日。《南国》根据国际领导的指示，利用它的有限的能力

进行思想、理论和政治工作。因此，如果不进行任何思想分析，就污蔑《南国》，就意味着借

毛泽东思想名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诚肯地希望所有共产党革命派更要百倍地加强意识形态

的斗争。我们与国际领导的看法是一致的，应该掀起意识形态斗争的风暴。按照矛盾论求分析：

在意识形态的斗争和人民战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部联系。如：参加人民战争有助于理解毛泽

东思想和丰富毛泽东思想;而在人民群众中宣传和传播毛泽东思想开辟了进行人民战争的场

所，把正在进行的人民战争引向正确的、持久的、胜利的道路。

林彪同志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在阐明意识形态斗争的深远意义时，用毛主席的非常重要的

语录说：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

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今天，这对印度革命来说有特别重要意义。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

本以及它们的代理人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和假共产党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印度人民产生多

么巨大的影响，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都深深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恳切要求

那些把意识形态和政治工作污蔑成当“政治家和理论家”的人要深刻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指示。

在“九大”报告中林彪同志用的另一段毛主席语录也是特别重要的。“只有发动群众，大

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能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要便印度的人民民主革命获得

胜利，就必须使千百万人民参加持久人民战争。如果使千百万人民提高觉悟，就必须开展“大

辩论”。《南国》为此正在积极进行。《南国》为了推动大辩论号召革命人民参加意识形态和

理论的革命，使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起来参加武装斗争。

《南国》只是忙于搞意识形态和理论工作吗？不是，完全不是这样。《南国》在一开始就

按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学习和在工作中运用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南

国》的干部和工作人员把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作为首要任务,并深入各个农村地区。《南

国》制订了在农村地区的工作纲领。《南国》的一切干部和工作人员强调在受封建压迫严重利

阶级矛盾尖锐的一切地方进行工作。按照国际领导的指示，“他们把在农村中宣传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他们的首要任务，在贫农中热情地传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

大真理。他们运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关于在农村地区各阶级的经济情况和政

治态度的典型调查，制订在农村工作的阶级路线，提出在农村地区发动农民革命和消灭封建主

义的任务。”——《北京周报》第四十四期，《爱国者》周报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在提高革命农民的觉悟和组织农民之后，《南国》的干部和工作人员首先帮助建立农民的

武装组织——游击小组和农民自卫队，以便向农村地区的封建主义势力进行进攻，并消灭之，

这样来把武装斗争引向胜利的道路。在这方面的工作中，我们在组织上是薄弱的，并且要克服

自发倾向。只有向自发倾向作斗争，才能团结起来。

《南国》强调农村工作，并不是轻视城市工作。因为毛泽东同志说:“着重武装斗争，不

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沒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

就不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

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沒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

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沒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

不能达此目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南国》在城市进行工作,是按照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路线和方法进行的。如：现代

中国革命史说：“党特别重视意识形态的工作。党在工人住宅区开办夜校，用马克思主义、列



宁主义教育工人、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党在适当的时候提出最迫切的要求，领导他们斗争。

在进行斗争时和斗争取得胜利后，一刻也不要忽视组织工人和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南国》

也或多或少在工人中进行了工作。《南国》认为，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

城市工人、学生、青年的政治觉悟，应该建立千百个革命政治组织。

《南国》在工作中一直试图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南国》不认为，只有经过组织选举

建立各级委员会，才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唯一标准。选举的必要性当然是存在着的。但是，《南

国》不认为，通过选举而产生的任何组织，才是维护了民主。许多人认为，各级委员会是通过

选举由下而上产生的，因此完全正确的。这种想法完全是机械的。在许多情况下，选举可能受

到合法化和派性的约束。请回顾一下丹吉集团以及后来的孙达拉雅一普罗莫德·达斯·古普塔

集团吧。因此，虽然选举是必要的，但光为选举而大喊大呼是不行的。印度共产党(马列)或毛

主义共产主义中心是否由选举产生的，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大问题是，要看组织内部是否已

经真正造成了浓厚的政治气氛。大问题是，由上而下都应该有进行批评的权利。任何党贝对党

组织的决议、指示如有不同的意见，允许保留，并有权越过上一级领导，包括直接向中央、中

央政治局和更高级的领导报告。《南园》将不给任何持不同意见的干部宣布为修正主义分子，

或者是反革命分子。它将一定要耐心地听取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的意见，并加以说服他们。它

将努力地使他们克服错误思想。《南国》将试图“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

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关于组织纪律，《南国》认为：

（一）个人服从组织；

（二）少数服从多数；

（三）下级服从上级；

（四）全党服从中央。

《南国》认为，凡是坚持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

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局面的组织，它才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真正的组织。我们支持对

人民的敌人进行的任何斗争。《南国》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这种斗争推向前进。不管谁领导

这场斗争，只要这场斗争有人民参加，并且是打击阶级敌人和国家政权的，《南国》将一定要

参加到这场斗争中去，井且把它推向前进。《南国》将不会考虑因这场斗争是某某领导的，因

而退出这场斗争。不管谁领导这场斗争，《南国》将按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的政治参加到这场斗争中去。它将依据这种政治，阐述这场斗争的意义和重要性。对这场斗争



的领导者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批判，甚至必须揭露領导者的反动的本质。通过坚持不懈

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正在进行斗争的人民中的先进分子组织起来，

建立革命的组织，为建党打下基础。在《南国》看来，把斗争利益、革命利益看作是大于一切，

把人民战争的利益放在首位，而某个人处于领导地位这不是大于一切问题。革命利益是否得到

了，这是大问题。因此，《南国》将全力以赴地投入推翻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上义、封建主义

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所有的斗争中去。《南国》将全力支持一切斗争，以促使人民民主革命及土

地革命向前发展，而且自己也积极参加进去。不管谁领导这场斗争，它决不会成为障碍。问题

是，群众是否参加这场斗争。《南国》将对群众的参加始终给予以高度的评价，因为“人民，

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

的。”《南国》将一刻也不会忘掉人民群众的这一重大的作用。

《南国》从来也沒有并且将来也不会采用那种敌对的批评方法。虽然在革命阵营里有些人

采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方法去进行批评，但《南国》将决不会进行不友好的批评。“对以前的

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

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

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

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二七-八二八页。这是一条真理。因此，不管在什么时候我

们的批评都应该是友好的。《南国》不是为了把人推到反革命的阵营里去而进行批评的。《南

国》对其他共产党革命派也有这样的希望：他们在批评《南国》的时候，是为了“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不应把批评当作咒骂或污蔑。

比如说，一位突然出现的名叫埃·巴苏的人，在前些日子，即在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的《爱园者》周报上发表了题为《在写历史的幕后的政治》的一封信。写信者在信中实际上把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革命方法踩在脚下，并级匆忙忙作出决定，处心积虑地对《南国》进行了攻

击，从而完成了其革命任务。写信者在谈到由苏普拉卡希·罗易写的和“急进书店”出版的名

叫《卡格特菲伯、松纳尔波尔和彭格尔的农民斗争》的小册子时说，因为，《南国》在很久以

前连续地发表了这篇文章，因而罗易是《南国》的理论家。虽然写信者自己也承认，在《南国》

上连续地发表的文章同目前由“急进书店”所出版的罗易写的小册子有很大的区别。凡是在《南

国》上发表的所有的文章的责任都由《南国》来负担,但是其它出版者所再版的文章，《南国》

一概不负责任。这是众周所知的。当写文章来进行咒骂的时候，当然不会考虑到运用辩证法的

问题。写信者引证罗易的文章的那部分并进行了“批评”（？），《南国》对其中的一段根本

沒有发表。所有一切都发表在由“急进书店”新出版的小册子上，但是写信者突然跳起来，忘

掉了革命的方法，并且开始进行咒骂。写信者在信里把罗易说成“反革命”。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有应尽的责任正确区分人民和敌人的问题，并根据这种情况加以解决。在这个问题上,我

们应该回顾一下毛泽东同志的语录。他说:“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

决的方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两类矛盾的性质和它的解决办法混为一谈。解决人民内

部矛盾的办法是什么呢？毛泽东同志也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

问题，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救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

法去解决。同时，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只

有我们掌握好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种批评的方法，才能向前推进一步。我们对罗易的文章进

行批判时应该看到，他在写农民斗争的历史中，他的成绩究竟有多大？他的错误有多少？他的

功绩到底多大呢？我们认为，每个共产党革命派都要有历史知识。毛泽东同志在许多地方都提

到关于研究历史的极其重要性。比如，他在谈到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情况时说：“其次来说研究

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

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历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学者也是曾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租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

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文版第七九七页）

我们今天的情况跟中国当时的情况差不多。因此研究我国过去和现在的农民、工人和劳动

人民的历史及其政治教训，当然有着重大意义。同时，我们还应该了解农民的斗争的觉悟以及

他们英勇牺牲的历史。我们应该承认，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得很少。当然，最近有些人着手写这

方面的问题。沒有任何理由忽视罗易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如果说，在他的文章中有什么缺点、

不清楚的地方或者在某些地方有什么政治漏洞，应该抱友好的态度，热情地帮助他克服之。这

也有正确的解决办法。“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

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难道光背诵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教导而不把它贯彻于实践吗？今

天我们必须要把它贯彻到工作中去。正如，作者罗易在《卡格特菲伯、松纳尔波尔和彭格尔农

民斗争》一文中谈到的：“从纳萨尔巴里蔓延的斗争烈火今天已把孟加拉邦的剝削和压迫的基

础烧成灰烬。总而言之，纳萨尔巴里的斗争是农民反对统治集团的武装进攻的革命反抗，是农

民为着土地和生存而开展的革命斗争。这场斗争是工农斗争的一种高级形势。”——（《南国》

一九六八年，第七、八期合刊第四页）作者把它说成高级形式是对的，但应该把高级形式方面

的问题表达的更清楚一些(不应当刪去)。他应当理解和应当强调指出，纳萨尔巴里的斗争不单

纯是为夺地，而是为了夺权。在我们看来,这是作者在写作和理解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但是，

写信者则没有找到在《南国》发表的这篇文章的这个弱点，而是带着谩骂的情绪去批判（？），

反而抛弃了主要的东西。在这方面情况就是如此。但我们千万不能走这条路，要是走这条路就

会扼杀作者的起码的努力，首先把他当作“反革命”，然后给他脸上抹黑。正如今天在许多方



面发生的事情是令人痛心的，但这毕竞还是发生了。这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用解决对抗性

的或敌对性的矛盾的方法不能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的或非对抗性的矛盾，反而给我们的敌人提供

机会。这不是一种粗暴的、忍耐不住的小资产阶级的情绪的表现吗？我们一直主张共产党革命

派考虑这个问题，井号召他们对这种有害的和给敌人提供机会的行为进行斗争。我们的斗争口

号是团结-批评-团结。

《南国》认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

我们就照你的办。”因为，除掉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南国》沒有私利。具有武装斗争和其

它斗争经验(包括特仑甘纳在内)的所有印度革命派如用自己的经验和见解帮助我们，我们将热

情地和虚心地接受这种帮助。如果他们用自己的工作经验给我们指出，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反对

毛泽东思想的，那么我们一定将毫无犹豫地纠正我们的错误。

“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

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南国》现在和将来都采取这个方法去进行批评。因为毛泽东同志说过：“在一九四二年,我

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

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

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在这里，首先

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沒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抬，

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

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南

国》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批评是为了达到革命阶级和革命人民之间的团结，因为，如果沒有

革命人民的巩固的团结，就不可能领导土地革命和人民战争。所以，为了在人民群众之间越来

越团结，《南国》将贯彻“团结-批评-团结”一这个民主方法。

《南国》将不会片面地考虑任何问题。因为毛泽东同志说：“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

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

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说我们的工作似乎一切都好，

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坏，这也不合乎事实。要

加以分析。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

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



在革命阵营里的某些人对《南国》片面地进行污蔑。我们认为这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但

是《南国》决不会片面地谴责任何共产党革命派，将米也不会这样做。因为“否定一切，就是

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南国》将牢记毛主席的方法，为了革命利益，从团结的

愿望出发，对一切事情都要进行分析，并且以友好的批评态度指出事情的好坏两个方面。我们

说，印度的革命形势是大好的。但干革命总要有千百万人参加。团结这些人是共产党革命派当

前的迫切任务。沒有革命人民的团结，就不可能消灭印度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也不可能坚持持久人民战争，使土地革命获得胜利。《南国》牢记

革命人民的这种团结并按照毛泽东所指示的方法去进行批评。国际领导就团结问题，最近指出：

“那种‘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思想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不利于团结、不利

于革命的。干革命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还是少团结一点人好？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高

举“九大”的团结旗帜,争取更大的胜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南国》热切地希望：革命阵营里的大多数人将执行国际领导所指出的

“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的原则，并把它贯彻于他们的一切工作中去。因为，在印度的革命形

式下，革命人民之间的团结是很重要的。

最后，我们引证毛主席的一条语录来结束这个评论。

“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別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

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

译自一九七〇年二月二日《南国》双周刊

摘自《印度一些革命派的重要文件、文章汇编》


